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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滴滴

淋湿无数痴迷的眼睛

泛光的斑马线

是谁踩上了谁的脚印

一声轻叹

告别了懵懂的年龄

一次挥手

成了街头永久的风景

雨季来临

雨季来临

花花绿绿的雨伞

花花绿绿的心情

风光依旧

只是散失了曾经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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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午夜了。人家的

灯，一盏一盏地熄了，四周

万籁俱静。空气中溢满夜

的体香，是露珠的香，花草

的香。氤氲着这样的夜气

息中，我的疲劳消退了不少。为了一起

传销案件，已连续三天加班到午夜。我

骑着车回家。拐进家的那条僻静的小

巷，远远望见家里的灯光还在亮着。这

灯光像爱人的眼睛，闪着温柔的光泽，

默默地注视着我。一股暖流刹时传遍全

身。无论多晚，家都在等着我。

打开家门，异样的香气扑面而来。

“是花生米。”我脱口而出。只见老公从

厨房内闪身出来，两只手各捧了一只

碗，说：“夫人请慢用。”我仔细一看，一

碗盛着百合糯米粥，另一碗是五香花生

米，都是我最爱吃的。我忍不住拈两粒

花生米入口，香，软，粉。再尝一勺粥，粘

滑爽口，甜中带苦。我诧异地看着老公：

“怎么和我平时吃的不一样？”老公得意

地笑道：“看来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啊。”

原来，我这几天加班，他也没闲着。

利用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亲自骑车

到郊区的农家，上门买来花生米、百合

和糯米。为了能淘到最原生态的农产

品，给我滋补身体，他不辞

劳苦，一家一家地比较、鉴

别，拣最好的。然后回家，

花生米，一颗一颗地挑，挑

那种光滑的、不生一点点

斑的。挑好后，用清水一遍一遍地洗。再

在水中泡五个小时，这浸泡的时间是试

验过两三次，才确定的最佳时间。最后

用小火慢慢煨一个半小时，这个时间，

也是经过几次反复才摸索出来的。百合

和糯米亦是如此，一瓣一瓣地扒，一粒

一粒地过目。

怪道味道这么好。想不到粗枝大叶

的老公，还有这样绵密的心思。我一勺

粥入口，眼眶潮湿，泪随即就下来了。扭

头看窗外。窗外月亮圆圆的，月光照在

槐树上，树影婆娑，槐花开得细细密密，

似人的心思。这景，美得像梦。我起身关

掉灯，月亮的清辉穿窗入户，如丝绸般

滑落在我和老公的身上。世界只剩下我

们俩，时光停住，天荒地老，我们纯粹得

如同水晶人。

原来，不管我们怎样打拼，如何忙

碌，其实我们内心一直渴望，有忠贞不

渝的爱守候着。爱人，或被爱。

月光泠泠而下，我们细细咀嚼，慢

慢品尝，那种叫幸福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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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是水乡。耳目所及，无非是水。

最爱城西南隅，高高长长一道绿荫堤

坝，护卫着滔滔北往南来的京杭大运

河。对岸只隔数畦绿地，又是一片浩渺

的高邮湖。“秋水共长天一色”，我是打

小儿就知道的。家乡的高邮湖就是这样，望不到边，也

分不出天！

我小的时候，家住运河畔。每日嬉闹玩耍，无非傍

着运河。细微的晨光初现时，鱼贩子挑着担子在长长的

堤坝上摆出了摊子，都是河里湖里鲜活的鱼虾。堤岸上

立着梧桐飘着垂柳，引得麻雀抑或喜鹊叽哩吧啾闹腾不

休。傍晚时残阳扑水，河水瑟瑟，萧萧落叶纷飞而下，河

中兴许还有老人稳稳地操持着“鸭撇子”，傍着他肩头歇

卧着几只温顺的鸬鹚。暮色渐沉，盈盈一水间只留下两

岸草木黛色的倒影。新月东升，华灯初上，运河里除了

灯塔和夜航的货轮，一切都沉睡在宁静的夜色中了。那

时，我每天枕着船笛入眠，“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情境，怕

也只有如此了。试想，不是繁华相向的都市，没有发达

炽热的工业，一个普普通通的江淮县城，有什么拿得出

手的呢？无非是水，水滋养出了小城的宁静淡泊，只当

清凉风琉璃月下，忽闻不远处一声划破了岑寂却又不觉

刺耳的船笛，方能觉出一番趣味弥长来。

舍南舍北皆春水。北人来江淮水乡，理当先玩水。

运河湾阔大的水面，须借渡轮来往。一声汽笛鸣响，便

是轮渡催发了。运河问渡的人们听了匆匆赶着石阶上

了船。这时船夫方解下捆绑岸头的锚缆，船头舵手便稳

稳地掌着舵，劈开南北纵横的雪浪，直直往对岸的码头

去了。河上熏风拂面，清爽袭人。当船离岸些许，横亘在

河中时，颇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味道！最可喜的，运河

中往往徜徉着数十只灰鸭白鹅，摇头摆尾，煞有介事。

滔滔运河中熙来攘往的货轮渡轮皆不入此辈青眼，它们

只管伸长脖子潜入水面寻觅鱼虾，或扑棱着双翅搔首弄

姿，最好在粼粼水面迈出凌波微步来。粗鄙的乡野生不

了“丹顶西施颊，霜毛四皓须”的白鹤，更不敢奢望留住

“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鹓雏，只有粗
头乱服的家鸭家鹅。大概正是这一方水土的缘故，高邮

的鸡鸭鹅往往都生得很好，个大，肥硕，于是产出了颇为

知名的高邮鸭蛋。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

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

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

邮咸蛋’。……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

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

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

蛋’一条。……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

而且‘与有荣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邮为佳，颜

色红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

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

不全，油亦走散。”

我在南京上学，也常常有人好奇地追问：“你们家乡

的鸭子是不是只生双黄蛋？”一个鸭蛋两个黄，恐怕对

于外地人来说，实在是新鲜。殊不知三黄四黄的鸭蛋都

能在我们那儿找到！高邮的水土好，麻鸭也争气。

高邮以鸭蛋称闻于世，但以鸭蛋一物蔽高邮吃食，

实在是管中窥豹，只有一斑。家乡除却水，只一个“吃”

字我颇为自信。南京籍作家叶兆言有句话甚合我意，也

常为我用：“南京人不如扬州人会吃，扬州人不如高邮人

会吃。”恐怕城市繁华，未免尘事劬劳，止于果腹，吃上

面并不深究；而小地方一则节奏舒缓，于是滋养了一方

人民的闲情；民风又淳朴，故酒足饭饱茶余饭后，在豆腐

面筋、菰菜莼羹上肯下功夫。维扬菜还是在高邮吃的好，

倒不是因为我是高邮人。扬州人来高邮办公事，多半早

起空着腹赶来，只图美美吃上一顿早茶！路边面馆两块

五毛叫上一碗阳春面，或是几个人约好小菜馆里头坐

下，一碗烫干丝、一笼菜包五丁包或是蒸饺，佐以清茶或

是豆浆，热腾腾地吃喝下去，方才心满意足。扬州人不

在扬州吃而爱跑高邮来吃，可见“食在高邮”，此言不诬。

早晚茶已如此令人垂涎，更何况端午的螺丝、重阳的闸

蟹？一汪烟波浩渺的高邮湖水里，多的便是青鱼、白鱼、

黑鱼、银鱼，兼有芡实、菱角、荷藕、野生萸蒿菜！

向晚时节走街串巷，青砖地的南门大街，灰瓦屋的

北头，坐门口择菜的老太太，厮闹玩耍的邻家男孩，连同

半靠在门槛上微阖着眼的黄狗，都让人心生暖意。走过一

间不起眼的小庙，那是汪曾祺成名作《受戒》里边“荸荠

庵”的原型；走过一大片水泽，我知道就是这大淖水土，滋

养了小锡匠十一子同挑夫女儿巧云的纯美爱情，也正是

这平凡乡野尘俗人家平常人事，借汪老先生无意雕言琢

句的生花妙笔道来，总盈溢超越世俗的幸福与温暖。

过眼的文字、熟悉的物象连同童年的沉淀一齐交

揉，聊着，回忆着，感慨着，蓦然发觉，我们才多大，已经

是有回忆的人了。谈笑间，时不时就要冠上“五年前”

“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前缀。而那梧桐月，三更雨，

情景声容，记忆之亲切，仿佛昨天一般!黄昏的疏淡玄黄

又给草木石阶笼上一层薄薄的迷雾。幸福之余，怡悦之

外，略略地察觉出一抹浅浅的惆怅。稍稍沉重，而又略

带沧桑，沧桑得恰似北门民居那坑坑洼洼的青石砖地，

斑驳得好如半抹斜阳通过林梢洒在尘

泥上的残影。

年前一次走过老街巷陌，瞥一眼老

太太塑料钵子里拣干净的豌豆，即读懂

了那分简简单单对于平安的祈求，于是

暖暖的柔波在心里升腾，继而化为漾遍周身的温暖。当

街的煤炉子十年如是燃着炭火，如今小贩依然在上边架

着铁锅，炸着金灿灿的油端子（萝卜丝，稀面粉，混合，放

入一荷叶形小铁模中，在油锅里炸，绍兴人叫萝卜丝

饼）。不知哪个窄窄的巷口一定会蓦地冲出一个冒失的

小鬼来，伸出脏兮兮的小手，掏出两枚硬币，接过刚炸好

的油端子，两手倒腾着，先小嘴轻轻呵气，继而小心地上

去咬一口，生怕烫着嘴，可没等它冷下来，两只油端子就

都入了肚。那或许便是当年的我了。

然而，小学时候，那个成天笑呵呵的在校门口摆摊

儿的卖煎饼的老奶奶呢？自从我小学毕业，就再也没有

见过了。而今，连盛满我记忆的小学都迁离了运河畔的

旧址了。那对门巷子中，成天穿着绿军装炸香酥鸡的佝

偻老人呢？我至今还弄不懂他小心翼翼将美味的鸡皮藏

在泡沫盒里边的猫腻。不是某位同窗的无私分享，我怕

永远不曾知道那盒中神秘的美味。可是，那佝偻的老人

也如他盒中那玄之又玄的鸡皮一样，在某一个冬日节

后，就再也没有出来摆过摊儿。当年不曾提出的的疑惑

可能从此成了永世悬而无解的迷。老人不见了，那群忠

实的小吃货自然也四下零落了。可这么多年，我们多少

次聚首多少番欢声笑语，何曾提及过那个炸香酥鸡的老

人？或许，生命就是这么轻，仿佛冬日暖阳下纷飞的雪

花，飞着飞着，就消失了，还不曾融化过。仿佛凋零的秋

叶，在无风的静夜飘堕，还不曾随风婀娜过。仿佛倚门翘

首的少女，澄澈的双眼溢出盈盈的泪珠，可嘴角都未曾

尝及它的酸涩，便径直沁入了脚下的黄土。那么轻，那么

静，瞬间又风干了，不落一丝儿痕迹。于是，花无人戴，酒

无人劝，醉也无人管了。世界太大，天地太广，谁来关注

田舍人的喜怒，谁又在乎这稀松平常的物态呢？

或许，中国千百年的文化传统，都裹挟着浓得化不

开的乡土情结。家乡的娇妻稚子，是天涯断肠人夜长无

睡的牵挂，家乡的一碗寻常馄饨，是海外旅人梦寐不忘

的珍馐。纵使身似秋蓬，萍踪无定，家乡却永远安顿着天

涯人的心灵与信仰。于是有了衣锦还乡，有了叶落归根。

可往往事乖人愿，诤臣放逐到了蛮荒，志士郁郁他乡。可

文人毕竟是文人：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厄我

以遇，吾高吾道以通之。于是，“日暮乡关何处是”之时，

苏轼掸掸衣尘，颔首微笑，只说“此心安处是我乡”；季羡

林留德十年，蓦然回首，却道“客树回望成故乡”。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解得更彻：“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

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

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

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

他。”洒脱固然好，也着实难。风云翻覆，光阴流逝，人心

飞转，人生寄一世，只如无根蒂的柳絮纤尘，谁能掌控自

己的命运抑或归宿呢？如此推演，是庄子的“生者寄也，

死者归也”？是老莱子的“人生于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固

归”？还是正应了乐府一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每日放学，祖父照例牵着我的

手，去离家不远的一处低矮平房，那里有个锅贴铺子，生

意很是兴隆。我们是铺子的老主顾，于是当别人一块钱能

买六只小包子的时候，店主会多添我一个。于是，每天的

晚茶照例是七只锅贴。不知到底过了多久，我上了小学，

来去已经不需要大人接送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不再每

天有锅贴吃了，而那锅贴铺子，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卷走了

铺盖。而又不知何时，沿街一溜儿的低矮平房，都染上了

红漆书写的大大的“拆”。于是，我告别了童年运河畔的老

家，搬到了市中心的高楼里。从此听不到夜半轮船的钟

笛。而小时候牵着我的手，说着我懂或不懂的话的祖父，

也一病不起卧床多年。我上了中学，懂事了些，可他病倒

了，不再清醒，他说的话，我依旧时懂时不懂。他病情加重

了，我怕看到他，看他鬓发稀落，形容枯槁，怕他让我坐他

床头，听他讲出些惨淡的光景，间或放声朗笑。可这疏朗

的笑声一出，满屋子竟更加寂寥可怖了。

终于，老人家没能熬过多年前一个立春。他走了，再

也不要忍受病痛的煎熬。这抑或是一种解脱？入土为安，

便是“归”了？

当年，那个身高不及八仙桌的黄毛丫头，倏忽间，也

快大学毕业了。恰如飞蓬，明年又飞落哪里？客舍似家，

家只如寄，当薄纸一页从父母的户口簿中取出，又在家

呆过多少时日呢？少年读书而要考试，中年作事而要谋

生，老年悠闲而要衰病，一来二去，家乡恐怕只能片刻地

停驻，除此，便是永远的怀念与追忆了！

“两湖”笔会看洪泽
!

张荣权

五月的一天，风和日丽的天气正如

高邮洪泽两地文艺家的心情。高邮文联

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一行十一人，

应洪泽县之邀，赴洪泽湖畔采风交流。

借此机会，许多未曾去过的文友也想会

会久闻其名、未曾谋面的大湖洪泽。

主人如高邮人一般的热情好客，宣

传部的领导、文联主席、洪泽本土的文

艺家早就候在相约地点。寒暄之后，就

盛情地邀高邮的文艺家看展览，听介

绍，揽胜景。一圈下来，高邮的同志发现

高邮洪泽竟有若干惊人的相似。

洪泽也是因洪泽湖而得名。洪泽湖

是中国第五大淡水湖，面积有2069平

方公里。春夏水盛，湖水浩淼，近观远

眺，弥望的只是白茫茫一片。风起之时，

惊涛拍岸，发出令人胆颤的巨响，激荡

起一阵阵雾气一般的飞沫，正如伟男人

的雄浑气势。管束着湖水的有百里长

堤。堤皆为青条石砌就，1800年的岁月

没有丝毫撼动它的坚固，这长堤是洪泽

人的骄傲，如今正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

洪泽人对洪泽湖的感情，就犹如高

邮人对高邮湖的喜爱和尊奉。他们称洪

泽湖是清纯可人的生态之湖，仪态万千

的景观之湖，日出斗金的财富之湖。在

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做到以保护为

主，在保护的基础上有节制地开发。在

洪泽湖湾，人们可以看出洪泽人对大湖

保护的有效和认真。广场上，一块巨石

屹立，上有红漆大字“洪泽湖渔文化生

态保护区”。大石之南，一排木制的亲水

码头。有人在码头上垂钓，他们神态专

注而安闲。脚下是流动的湖水，水清澈，

没有一点漂浮物，远望是无边无际的水

面，让人心胸豁然开朗，这种环境才真

正对得起“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金字

招牌。

洪泽也有山，山也不高，只有海拔

20多米，名称倒很响，叫老子山。是中

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发源地。据说是

老子曾在此山中隐居炼丹，故名。家乡

先贤秦少游曾到过此地，并留有七绝诗

一首，“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霏

间。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

山”（《泗水东城晚望老子山》）。

洪泽也是一个文化特色十分夺

目的城市。境内有名胜古迹40余处。

龟山御码头、圣旨碑、水母井、仙人

洞、凤凰墩、安角寺、大王庙及上面提到

的老子山等处，承载着许许多多让人心

旌摇荡的故事传说。洪泽也有“八景”，

让人遐想到高邮八景。洪泽的美景曾吸

引历史上许多的文人骚客流连忘返。唐

宋两代就有韩愈、崔国辅、元稹、白居

易、韦应物、杨万里、王安石、苏轼、苏

辙、秦少游、米芾、张耒、梅尧臣、陈师道

等名家大家。他们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

诗词佳作，连一向“大江东向”般豪放的

苏轼，在洪泽也居然“欲寄相思千点泪，

流不到，楚江东”般百转千回。

洪泽人有浓厚的文化情结。他们崇

文尚礼，待人真诚。书记徐东海是雪安

理先生的忘年交朋友，在撰写《刘老庄

八十二壮士》电影剧本时又牵手多日，

这次两湖笔会正是这一对朋友的构思。

徐书记工作很多，高邮文友去的当天，

省纪委、省交通厅都有领导在洪泽。中

午用餐，书记忙里偷闲过来与高邮的文

友拉手，其平易待人给高邮的同志留下

很深印象。下午交流艺术，徐书记又专

程到现场观摩，又给高邮艺术家很大感

动。于是周同先生一口气写了近十幅

字，徐书记在场时，他灵机一动，写下了

“东临碣石观沧海，西谒敦煌尚古风”对

联，把徐书记的“东海”二字嵌到了对联

里。殷旭明先生擅草书，他笔走龙蛇，龙

飞凤舞；姜海宽先生一向讷于言而敏于

行，只是埋头书法，皆是力透纸背之作；

雪英龙先生隶书行书并用，把十二分的

功夫展示在了洪泽文友面前。画家龚定

煜先生、房林先生一个下午没有片刻休

息，各作了一幅四尺整张和一幅斗方。龚

先生的《老子山下有人家》云气流动有神

韵，房先生的《溪山清翠图》满幅锦绣有

远音，直叫洪泽文人啧啧称赞。两地的文

艺家还互相交流了通讯地址和联络方

式，以便更多地交流和更广泛地合作。

离开的时候已是满天星斗，劳累了

一天的文艺家们并无倦意，有人正议论

洪泽县“大美洪泽湖，天下淮扬菜”等宣

传口号的精致，有人因“洪泽蟹都”想到

了高邮“左岸大闸蟹”，看样子高邮与洪

泽交流的不仅仅是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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